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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非认知能力这个全新的概念逐渐出现在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当中。随着研究的增多，与非认知能

力相关的研究结论不断完善。为了后续更深入地理解和发展非认知能力，文章通过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

梳理出了非认知能力的概念和研究现状，重点分析了非认知能力影响因素和影响层面，总结了现有的实

证研究的不足，以期进一步扩展非认知能力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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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concep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has gradually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so-
ciological research. With the increase of research, the conclusions related to non-cognitive ability 
are constantly improved.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develop non-cognitive ability, this 
paper combs out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status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through the study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levels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 order to further expan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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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非认知能力这个全新的概念逐渐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当中。它最早是由经济学家 Bowles 
和 Gintis 于 1976 年提出，他们认为个体的能力可以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其中非认知能力对个体

的学业成就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具有重要影响[1]。近年来，人力资源和社会学界学者把研究视角由

认知领域转移到了非认知领域。开始探索非认知能力对个人人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普遍认为，认知能力

决定着个人的教育获得及职业成就，非认知能力作为认知能力的重要补充，预示着个人在遭遇困境时快

速反弹的能力，更适用于弱势群体和困境人群。随着众多学者的后续研究，非认知能力的概念得以完善，

并为不同领域的问题解决提供了重要思路。 

2. 非认知能力概念界定 

认知能力是指智力的各个方面，例如个人的语言流畅性或解决新问题的能力都可以成为认知能力。

在现有的研究中认知能力被定义为人们推理、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思想、快速学习和

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并且还有等级组织的能力和预测多种形式的学术和专业成功的能力[2]。 
非认知技能包括个性特征，例如情绪稳定性、可靠性。在经济学文献中，人格特质通常被称为非认

知能力，此特质可以与智力区分。盛卫燕和胡秋阳提出非认知能力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是一种“设身处

地”的能力，一般是指合作意识、适应能力、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等不能完全通过教育测度的人格特征

[3]。在之前的研究中，专家们认为非认知能力是一种与解决抽象问题的能力、训练和经验等人力资本的

传统度量不同的能力术语。这个术语还并不完美，因为大多数(或所有)被认为是“非认知”的性格特征依

旧涉及某种形式的认知，也就是说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还不能分开考虑[4]。在此基础上黄超认为，非

认知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含各种与认知能力相关但又不同的社会态度、行动和行为习惯[5]。 
综上所述，非认知能力是指与个人人格特质、个性特征等相关的能力，包括个人的态度、信念、价

值观和行为。它是在控制了认知能力的个体差异之后，也对个人教育、就业和健康等结果发挥着突出的

作用的社会态度、行动和行为习惯。 

3. 非认知能力的研究现状 

3.1. 非认知能力的测量 

非认知能力主要的测度方法分为：人格测试、问卷调查和行为实验。其中，问卷调查是研究者经常

采用的方法，基于问卷调查可进行分析的有三种量表，分别是大五人格量表、内外控制量表和自尊量表。

其中，大五人格量表是国际公认的测量量表，所以国外内学者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使用此量表更多。此

量表将人格分为五个特质，分别是：思维开放性 (Openness)、责任感 (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

(Extraversion)、随和性(Agreeableness)以及神经敏感性(Neuroticism)。大五人格量表对各特质的阐释如下：

具有高度思维开放性的个体包含强烈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对新鲜事物接受度高，区别于墨守成规的个体；

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个体，其组织策划能力很强，并且有高度的责任心，办事效率高。区别于具有低责任

感个体所包含的缺乏组织能力、不可靠、办事效率低的特点；外向性可以被解释为活泼、精力充沛、热

情大方、社交能力强的个体，区别于孤僻、冷淡、不善于社交、压抑的低分个体；具有高度随和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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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通常表现的友善温柔、待人友好谦虚、富有同情心。低亲和性的个体则表现的自私冷漠、待人刻

薄。最后的神经敏感性特征与上述四大特质不同，具有高分神经敏感性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不良的自我

调节能力，更容易愤怒、沮丧、抑郁。而低分个体则相应表现出冷静、自信、富有安全感的特质。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认知技能在不同的研究中相对一致地被操作，但非认知技能的定义是广泛和不一

致的。一些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心人格特征(例如五大人格特征)上，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到了更广泛的属

性，包括控制位点和自尊，这就需要使用到内外控制量表以及自尊量表。 

3.2. 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因素 

1) 家庭背景层面 
父母以及家庭背景对于孩子非认知能力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受过更好的教育的父母可以提供孩子

在更有教养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挣得更多，因此可以将更

多的资源用于子女的营养和医疗保健，这些投资减少了他们的孩子成长的阻碍。聪明的父母也更擅长创

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环境，从而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发展。在这方面 Catherine Doren 和 Eric 认为父母的学

历反映了各种各样的技能和价值观，它经常被包括在评估财政资源对儿童学历的影响的模型中。富裕的

孩子所享有的优势可能与他们的父母的非认知能力有关[6]。 
2) 家庭投资层面 
有众多文献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的早期干预也就是在儿童教育这方面也会影响孩子非认知能力的塑

造。Cunha 和 Heckman 提出，认知和非认知技能是由父母、父母对儿童不同阶段的投资、儿童所处的环

境共同决定的[7]。此外，Heckman 和 Kautz 研究表明，通过高质量的幼儿和小学方案，非认知技能也可

以以持久和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得到提高[7]。 
3) 教育投资层面 
学校环境也对孩子的非认知能力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多认为学生在上学期间有很大的发展非

认知能力的空间，贫困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发展的更快[8]。不同社会出身的大学生除了获得专业知识和技

能外，在上学期间还可以有机会与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联系，参加各种社会和社区活动，并通过实习和兼

职工作获得工作经验。通过这个过程，他们的社会资本得到积累，世界观得到拓宽，实践技能得到磨练，

非认知能力得以提升。 
4) 其他影响因素层面 
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从一些更为巧妙的角度分析哪些因素对非认知能力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Sandra E. Black，Erik Grönqvist，and Björn Öckert 认为出生顺序与非认知能力有关，研究发现早出生的孩

子比晚出生的孩子情绪更稳定，更持久，在社交方面更外向，更愿意承担责任，并且能够主动行动[9]。
Persico 等人认为，身高与非认知能力之间具有强烈相关性，高个儿童更具有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这

种机制是在少年早期形成的，在青少年认为身高较高的人擅长运动的年龄。同伴压力导致较高的个人加

入运动队，在那里他们更有可能积累生产性的非认知能力如团队合作、纪律、信心和领导能力[10]。 

3.3. 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层面 

1) 非认知能力对青少年学业的影响 
非认知能力的遗传和文化传递往往作为不平等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存在[4]。相关研究表明青

少年在上学期间有很大的发展非认知能力的空间[8]。 
一方面，父母的经济资源和青少年教育结果之间的关系与父母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混淆在一起。帮

助父母积累经济资源的特质同时也帮助了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取得成功[6]。研究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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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他们更高的非认知能力获得了高等的教育和高收入职业。随着国内流动现象越来越普遍，流动儿童

父母群体内部异质性较强。流动儿童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日益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在此情况下流动儿童

父母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出现了内部分化。研究发现家庭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学生

非认知能力有正向影响[11]。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通过不同教养方式的选择导致子女非认知能力呈

现差异化[5]。 
另一方面，背景较弱的青少年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非认知能力而得到学业的发展。以前的研究将青

少年家庭背景较弱的影响集中于青少年选择性入学过程或学业发展。许多多在研究中提供一个替代的解

释，她认为青少年学习期间的非认知能力的积累，可以弥补了他们家庭层面的潜在劣势。经验证据表明，

除了分类和认证外，高等教育还可以通过为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提供一个公开和公平的舞台，帮助他们

削弱弱势家庭背景的影响[8]。 
2) 非认知能力对职业发展影响 
首先，非认知能力影响了人们的职业选择。Sandra E. Black，Erik Grönqvist，and Björn Öckert 研

究发现非认知能力高的人情绪更稳定，更愿意承担责任，在职业选择上更有可能成为管理者，并会顺

利进入需要领导能力、社交能力和五大个性特征(经验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随和性和情绪稳定性)
的公司[12]。 

其次，非认知能力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Erik Lindqvist 和 RoineVestman 发现，

利用瑞典军队招募的基于心理学家进行的个人访谈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的数据，非认知技能在收入分

配结束时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要大得多。提出认知能力是人们实现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一定水平

的非认知能力是避免人们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先决条件[4]。许多多提出，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差

异主要来源于未测量或未观察到的个人特质，非认知能力对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结果更具决定性。

大多数社会学家认识到情绪稳定和外向性在工人生产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8]。还有很多学者也有类似

的观点，他们认为情绪稳定的个体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培养积极、理性的人格特征，这样的人格

特征更有可能促进生产力，而外向的人更擅长于清晰的沟通，并在社交场合与他人接触，这样的社交

技能在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众多研究表明，非认知能力提高了生产力，并且从侧面影响了劳

动力市场的结果。 
最后，非认知能力对人们的工资收入有重大影响。许多人认为，非认知能力对毕业生收入的影响比

其社会出身甚至认知能力更具决定性[8]。Erik Lindqvist and RoineVestman 也表示认知能力比非认知能力

更能预测工资[4]。 

3.4. 对非认知能力的干预实践 

家庭通常被认为是个体获得非认知能力的重要单元，优化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习得环境，减少家庭环

境制约甚至可以改变处于社会弱势的个体命运。对于一些集体来说，非认知技能似乎比先天的智力能力

更能预测观察到的生命时间结果个体差异[7]。因而，相较于研究非认知能力的内在形成机制，探索对其

的有效干预措施实则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于出身就处于底层位置的农村户籍儿童而言，建设优良的可供

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家庭环境将在个体未来成长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幸运的是，与固化认知能力

相比较起来，非认知能力的积累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8]。在 Heckman 和 Kautz 2013 年中审查的

证据表明，通过高质量的幼儿和小学方案，非认知技能也可以以持久和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得到提高[13]。
很多帮助孩子发展非认知能力的项目都被证明是有效的，包括执行功能、注意力集中、忽视分心、存储

和使用新信息、根据需要规划活动和改进方案，以及限制冲动行为(自我控制、自我调节) [14]。学校教育

越多样化，孩子的非认知能力就会越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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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过去研究中，国内外的学者们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认知能力上。究其原因是由于大多数学者更早、

更可靠、更精确地找到了测量认知能力的方法，但是对于非认知能力的测量还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学者

们更多地集中在对非认知能力理论的探讨上，已经建立了对非认知能力数量重要性等认识，而没有识别

任何特定的非认知能力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这些非认知能力的形成或所有这些不同特质的单独影

响理解还是太少。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困难，学者们对于非认知能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少数研究对于非认知

能力方面有所涉及，但是在数据、全面性等方面都存在局限。程虹和李唐运用“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

查(CEES)”数据研究表明，开放性、严谨性等积极的人格特征对劳动者工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
这一结果是非认知能力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不足之处在于文章采用的数据仅包括湖北和广东两省，

样本代表性上存在问题。黄国英、谢宇基于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非农劳

动力为样本检验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15]。虽然数据涉及范围广泛，但是文章

只对收入情况进行数据分析，所得的结论只能是从“收入”角度进行的实证推测，不能作为实证依据。

因此，在高质量数据的基础上对非认知能力进行进一步探索是十分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实证研究已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研究的效果却呈现出了一定

的差异。笔者认为下一步非认知能力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聚焦家庭层面改变促进非认

知能力提升的因素，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成长方面提供新的可能。第二，进行高质量的数据收集和实

证探索研究，提高研究样本代表性，对非认知能力研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索。第三，整合已有的测量

框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之后整合研究结论，拓展适用于中国国情的非认知能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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